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沫沫受伤了，

原因在于我。
那一天，我给

沫沫洗澡。因为疏
忽大意没试水温，
结 果 沫 沫 被 烫 得

“嗷”的一声，说
惨 绝 人 寰 也 不 过
分。我吓傻了，赶
紧抓住它的前腿提
溜 出 来 。 试 试 水
温，至少六十多度
呀 ！ 沫 沫 瘫 在 地
上，后腿已无法站

直。它全身颤抖，一双大眼睛水汪汪地瞪着
我。我自责！我心疼！是我的粗心给沫沫带来
灾难。而沫沫仅仅是在挣扎时候，牙齿挂住我
的手而已，它并没有刻意的伤害到我。

沫沫是我家的一条土狗。棕黄色的毛，聪
明伶俐，温驯听话，就是偶尔会故意犯傻。它
个头不大但很敦实，玩起来像个疯子。但我们
全家人都很喜欢它！早上起床一打开门，守在
门口的沫沫就摇头摆尾过来，脚步声“哒哒哒
哒”，向我示好。我俯下身，亲昵地握住它递
过的前爪说“沫沫早上好，等会儿带沫沫出去
玩”。于是沫沫很听话地在客厅等着。

也许是等得不耐烦了。它前爪立起，站起
来冲我“嗷嗷嗷”地叫。一边叫，一边还使劲
蹦起来摇头摆尾。我知道，它是在催促我了。

其实，养一只狗狗，是从很久以前就开始
有的想法了。可爸爸妈妈一直不支持我养，一
是时间不够，二是妈妈对狗毛敏感，三是我从
小大到为接触狗狗被咬了至少不下四次。

为养狗，我还专门做了功课，爸妈拗不过
我，终于妥协。我与爸妈商议：哈士奇捣乱，
贵宾犬翻精，养个吉娃娃吧，又怕冷。最后我
们决定养串串！串串聪明，免疫力又强！

初冬，串串很快被抱回来，一个月大。我

给它取名叫沫沫。
到晚上，我把一个纸箱立体剪裁弄成狗

窝，又怕它受凉，便拿厚厚的棉布给它垫着。
初到新家的沫沫胆小、拘谨，还带着羞

涩，看起来很悲伤。一周后，沫沫本性初显。
它聪明活泼，尤其会玩。它时不时地以某个物
体为假想敌，主动发起攻击。攻击的时候，前
爪趴地，目视敌方，嘴里发出呜呜的声响。

某天夜里，我写完字准备睡觉时，沫沫到
了客厅，对着防盗门就是一通“嗷嗷嗷”。我
以为它发神经，就没管它，可是它叫得越发厉
害，我感到纳闷，就起身查看。谁知一看不打
紧：防盗门没锁！更要命的，我的钥匙还在插
孔里没拔下来。我倒吸口凉气：感谢沫沫！感
谢沫沫！此后，沫沫成了我家的大功臣，我给
它冠之以姓，以我小儿子自居。但是很快，沫
沫犯错了。

“沫沫又尿沙发了！”妈妈埋怨。我定睛
一看，沙发上黄色液体一片，顿时气不打一处
来，那是刚洗完的沙发垫呀。沫沫看我脸色不
对，“哧溜”钻到茶几底下，任我怎么叫它就
是不出来。随着我喊声越来越大，它还起身往
里挪挪，两只大眼惊恐地望着我。我决定拿棍
子了，谁知我刚摸住棍，它又“哧溜”一下往
厨房钻，被我正好逮住。我余怒未消，照它屁
股就是一巴掌，把它塞回了窝里。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沫沫一摇三晃地过来
了。它走路的姿态煞是可笑，低头顺眉，小心
翼翼，一副“我想通了，我错了，请别和我计
较好吗”的样子。到了跟前，确认你没讨厌
它，便开始在脚下轻轻地蹭，紧接着抬头看看
你，再接着是肚皮朝上让你给它挠痒痒，直到
最后冲你哼唧唧地叫。那意思好像在说：“你
能不给我计较吗？”我心里骂着沫沫，却忍不
住被逗笑了。都说狗不记仇，我算领教了。

其实，过日子有苦辣酸甜，而养个狗狗，
不知要多出多少的苦辣酸甜呢，就像沫沫，憨
厚并警惕着，调皮着也忠诚着，真真给我们的
生活带来不少欢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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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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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落在县城闹市区的一座欧式洋楼就是法国
洋行。大门口的两侧两个水手持枪分立，俨然是
军营前立了两个荷枪实弹的岗哨，寻常人等自然
不敢靠近，因此，这里从门口到里边均是一片静
谧；虽然门口悬挂着洋行的招牌，却仍然给人一
种神秘的感觉。

洋行经理利玛士的办公室里坐着戈巴。虽然
已近半百，但仍然魁伟壮硕的他从秘书玛丽小姐
手里接过咖啡，慢慢搅动着，好像还沉浸在十分
遥远的回忆里：“这个新来的县令我总觉得在什
么地方见过，可就是想不起来，看来是我的记忆
力出问题了，是不是我已经老了利玛士先生？”

利玛士耸耸肩笑道：“不不，那是因为你在
这个国度生活的时间太长，打过交道的人太多，
你的使命还没有完成，你怎么会老呢戈巴先生？”

戈巴被利玛士逗笑了，同时他顺势和利玛士
开起了玩笑：“哈哈，亲爱的利玛士先生，你的
心爱之物没有到手，你不觉得遗憾吗？等了快两
年的机会就这样被那个新来的县令破坏了……”

利玛士却有些着急地打断了他的话：“戈巴先
生，那件文物虽然珍贵，但与我们法兰西的利益
相比，能算什么呢？我只是觉得这个新来的县令
并不是一个能和我们合作的人。现在我们在越南
和中国虽然经常坐上谈判桌，但是谈判并不顺
利，所以很有可能会在近一两年内和这个腐朽的
国家爆发一场大规模的战争，而这里，作为牵制
或者是扩大战果，我们所进行的工作都必须抓紧
时间哪，我的戈巴先生！”

戈巴闻之一震，他把手中的咖啡往案上一
顿，并霍地挥起一只满是体毛的手朗声道：“放
心吧，国家的利益至高无上！和这样一个封闭保
守、内战频仍的国家……”他忽然想起了什么似
的精神一凛：“是他……”他的眼前终于幻化出
了若干年前的北京，韦宅，他拉着陈星聚的手狂
笑的画面也逐渐清晰起来。

利玛士不明白正处在狂躁状态中的戈巴为什
么突然陷入了沉思，便小心翼翼地问道：“想起
什么了吗戈巴先生？”

戈巴似没听到他的话一样仍然沉浸在自己的
思路中自言自语：“乡巴佬……”时间不知过去
了多久。就在这流逝的时间里，利玛士已经从戈
巴的述说中明白了事情的原委。

“许多年前这个人就和当时的捻军打过仗，
而且还立过功，凭我的感觉，他不是个好对付的
人，所以你要约束你手下的人，这段时间尽量不
要惹出什么事端，以免引起他的注意。要全力保

证炮台的施工！”此时的戈巴已经以一副标准的军
人姿态站到了利玛士的面前。

“那我今天晚上就上岛，督促马上完工，不
过这段时间被抓去施工的人时有逃跑，万一他们
发现了这个炮台？”利玛士问道。

“你不是已经以洋行的名义呈报县衙说是在
那里建仓库吗？再说，你的呈文上还拉有英国洋
行联签，衙门没批吗？”戈巴有些意外。

利玛士急忙解释：“原来的知县说是要批准
的，但是还没有来得及签批他就被罢了，现在呈
文已通过总领事馆报到了北京。眼下这个陈星聚
虽然刚到任，但凭他和你的交往及他对待我们的
态度来看，我觉得让他和我们合作的希望不大。
我怕夜长梦多呀！”

戈巴沉吟一阵道：“这个……为防万一，马
上让总领事馆知会他们的总理衙门，即便被发现
我们建的是炮台，就说我们是帮助他们加固海
防！”

利玛士附和声未落，却见玛丽推开门道：
“门卫报告，说是知县陈大人求见！”

二人同时一愣。还是戈巴反应得快，他立即
对玛丽吩咐道：“请！”待玛丽离去，他才转过身
喃喃道：“两座山不会相撞，可两个人总是有机会
相遇的。利玛士先生，您还得亲自迎接一下吧？”
利玛士匆匆来到大门口的这段时间里，陈星聚已
经把这个洋行打量了好一阵了。

“欢迎欢迎，本来应该是我们去拜望知县大
人的，想不到大人您竟然亲临敝公司，真是太高
兴了。这里还有大人的老朋友等着您呢，大人
请！”利玛士笑容满面来到了陈星聚的身边道。

陈星聚好像没有明白他的意思：“啊？”
利玛士谦恭地把陈星聚一行迎进了经理室。
戈巴早已迎在门口，他对陈星聚的到来表现

出了刻意的热情：“哎呀！亲爱的陈大人，真想
不到隔了怎么多年，能在这里见到老朋友，太让
人高兴了！”说着就张开怀抱要和陈星聚拥抱。

玛丽又是端上来咖啡退出。此时的陈星聚却
不像当年那样手足无措，而是不卑不亢对戈巴

说：“哈哈，听说戈巴先生是在船政局做技师，
什么时间到的这里？难为先生还记得我这个乡下
举人哪！”

“怎么能忘呢？您的表叔韦金榜大人是我最
好最好的朋友，他告诉我你靠军功得到你们皇帝
的重用，只是自从我被你们的左大帅聘到这里来
做船政局的技师后，就不知道韦大人在哪个衙门
高就了！”戈巴仍然热情很高。

陈星聚却仍然是不冷不热：“韦大人现仍在左
宗棠大帅手下听用，据说要随大帅去西北，那边的
老毛子有点不安生，有点想挨打了！”

戈巴有些尴尬：“那就好，那就好！请坐！”
陈星聚并没有坐下，而是踱着步端详起了这间欧
式风格的经理室。

利玛士跟在他的身后小心翼翼问道：“请问
陈大人今天到我们公司……”

陈星聚回头冷冷道：“本县今天是为我近海
渔民经常受到外国机船的冲撞而翻船的事而来，
据 说 这 些 外 国 机 船 里 就 有 贵 国 的 商 船 ， 他
们……”陈星聚的眼前幻化出海面上法国商船横
冲直撞、渔船险被撞翻的场景。

听完陈星聚义正词严的控诉，利玛士尚未做
出反应，戈巴却故作惊讶地说：“天哪，竟有这
样野蛮的事情发生吗？”

陈星聚虽然是不卑不亢，却不怒自威：“戈
巴先生，不管是哪个国家的什么船只，只要是在
中国的海面，就得听从大清官府的管辖，就得遵
守大清的律令！贵公司好自为之！”

“陈大人放心！”戈巴好像如梦方醒，朝着
陈星聚深鞠一躬后转身说道：“利玛士先生，请
您彻查此事，如果真的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你一
定要给这些员工严厉的惩罚，如果以前出现过损
害百姓的事件，您的公司一定要向他们赔礼道
歉，并赔偿他们损失！”此时的戈巴完全是一副
维护公平正义的姿态。

利玛士急忙躬身道：“一定，一定。”
陈星聚则是冷冷应道：“那样就好！告辞！”

说完，他头也不回地扬长而去。

“陈大人……”戈巴追在后边试图挽留，然
而，陈星聚却似没听见般已经走远。望着陈星聚
渐渐远去的背影，戈巴陷入了深思。

利玛士不知什么时候出现在了他的身后：
“看来我们是得小心了。”

海边，海风卷起的一阵波浪涌到海边，那个
远远看去只是一个黑点的东西也被推上了海滩。
此时，一具尸体被芦席盖着，一群渔民围在一旁
七嘴八舌地议论。陈福和高文把围观的人群分出
一条缝来。陈星聚匆匆走到尸体前揭开了芦席，
并仔细查看起来。

高文附在陈星聚耳边悄悄道：“这已经是第
八具了，和以前的一样。”陈星聚回头望了望已
经被衙役们隔在外围的渔民，又被远处只能看到
轮廓的海岛吸引住了目光。

“阿爸……”一声凄厉的哭声响起，海妹子
从人缝中挤了进来，趴在尸体上就痛哭起来。跟
着挤进来的老婆婆擦着眼泪拉着海妹子说：“傻
孩子，先不要哭，看看是不是你阿爸再说。”

海妹子被提醒，急忙止住了哭，当她拉开席
子一看，瞬间一愣，接着把席子往尸体上一盖，
就地又大哭起来：“阿爸，你怎么还不回来……”

陈星聚伏身问道：“姑娘，这不是你阿爸？”
海妹子哽咽着点了点头算是回应后仍然放声

大哭：“阿爸呀……”
陈星聚默默起身沉吟了起来，突然，他指着

远方的海岛向身边的高文问道：“那里是……”
高文忙道：“那就是穿石乡海口，是三面环

水一面靠山的海岛。前些年那里设立有炮台，说
是镇守海防，但是年久失修，炮已经锈蚀报废，
朝廷也没有拨款维修。现在那个地方被洋人占
了，他们说是要在那里修建仓库，平常把守得很
严，任何人都不能上去。”

陈星聚若有所思地沉吟一会，然后向高文使
了个眼色说道：“回衙。”高文会意，转身示意几
个衙役帮助处理尸体，自己则急忙跟上已经走出
人群的陈星聚匆匆走了。县衙的签押房里，陈星
聚灯下翻阅高文送来的案卷，渐渐地，他的眉头
紧锁了起来。

高文近前剔了剔灯花道：“近两年来，这里
不断有渔民失踪，并时有从海上漂回来的尸
体，老百姓说是被海神爷给抓去了。老百姓说
就说了，但两任县台始终无从破案，因此都被
本地的士绅联名弹劾而被罢官。大人初到任，
就遇到了今天这个，在下觉得首先要把此事查
个明白。”

陈星聚捻须沉吟：“是啊，人命关天呀！”他
的脸色陡然一变：“查！我就不信这么多的大活
人就这样找不到了！还有，明天我们就去巡抚衙
门，请他们派兵巡视海域，老百姓本来就苦，再
受洋人的欺负还了得！还有，你说的那个小岛？”

高文从案卷中抽出一件呈文递了过来：“大
人请看，这是法国洋行上报的呈文，说是要在那
个海岛上建什么仓库，还和英国洋行联签，前任
县台还没来得及批就被罢了。您看？”

“海岛上建什么仓库？还是英法联签？”
“前任县台和小人都有怀疑，本想去查看后

再说，不想……啊，天快亮了，大人歇会儿吧！”
陈星聚抬头一看，苦笑了一声：“已经亮

了，还歇什么呀？明天，啊，不，就今天，派人
到那里看看！”他回身在桌上摊开的海图上画了
个圈，又抬手狠砸下去说：“这个地方建仓库？
这里一定有鬼！”

（未完待续）

《沧海残阳》长篇小说连载（五）

■余 飞

■李 玲
从小我就非常喜欢单田方老先生讲的评书

《岳飞传》，知道了1127年至1140年7月在郾城
发生的惊天动地的血战——郾城大战。

岳飞亲率将士，以钩链枪、铁蒺藜大破金
军的“铁浮图”和“拐子马”。岳家军“人为
血人，马为血马”，终于使金军发出“撼山
易，撼岳家军难矣”的感叹。岳家军大败15万
金军于郾城，并在郾城留下了很多历史遗迹和
传说。

枪挑金太子乌鸦

1127年，徽、钦二帝被掳，北宋灭亡。高
宗赵构在应天府即位，史称南宋。岳飞上疏高
宗，趁金军懈怠之际，迅速积兵中原，收复失
地。1128 年，岳飞奉命追击金兀术四太子乌
鸦。乌鸦闻风丧胆，急忙渡颍河而逃，在郾城
黑龙潭一带被追上，被岳飞一枪挑死，尸体被
埋在黑龙潭北十里吕氏屯，人称“太子墓
吕”，所在位置就是今天的李集镇吕庄村。当
时的将士们磕掉鞋子上沾的泥土，由此形成一
个大土台，被称为“磕脚台”。今天的姬石镇
岳士王村，是埋葬岳家军阵亡将士的地方，因
避“亡”字，所以称为岳士王，以纪念大战中
壮烈殉国的岳家军士兵。

挂刀营的来历

据《郾城县志》记载，1140年，金人再次
南侵，金兀术率十万大军直扑中原。岳飞由襄
阳统师北上，大军驻扎于郾城，岳飞亲率轻骑
赶赴郾城，驻扎在沙澧两河之间的吕庄。

岳飞治军严明，为了整肃军纪，不骚扰地
方百姓，在村西的一棵大杨树上挂佩刀一把，
一再强调“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违令
者定斩不饶。部下谨遵其令，秋毫无犯，感动
得百姓扶老携幼纷纷欢迎岳家军。由于当地百
姓的爱戴和拥护，岳家军士气锐振，在与金兵
交战中个个勇往直前，奋力杀敌。后来老百姓
为了纪念岳飞号令严明这件事，遂将吕庄改名

“挂刀营”。当时岳飞指挥战斗的地点在今天空
冢郭一带，于是就有了今天的指挥寨。岳飞的

马夫姓张，病死埋葬在澧河南岸的一个小村
里，葬在当时的村里，后来该村村名就叫马夫
张了。

召陵寨夜观雪霁

金兀术率三千铁盔甲的铁塔兵为先锋，后
跟1.5万号称拐子马的铁骑为左右翼骑兵，在
郾城四处骚扰。岳飞遣其子岳云率骑兵直冲敌
部，岳云谨遵岳飞“不胜先斩汝”的父训，杀
敌无数。杨再兴也单骑闯入敌阵，杀百余金
兵，缴获马匹两万余。随后岳飞在召陵东南八
里处，以钩链枪、铁蒺藜大破金兀术的拐子
马，该村故称“拐子张”，就是今天召陵区的
拐张村。岳飞率军奋力杀敌，直追得金兀术丢
盔弃甲，仓皇而逃。当岳飞夜宿召陵寨时，哨
兵发现四周一片苍茫，银装素裹。军士惊慌失
措，连忙禀告岳飞，岳飞仔细观察一番，告知
士兵们：“此乃天地氤氲之气相结合产生的自
然现象，此为虚景，不必大惊小怪。”军士们
纷纷观看，都为能看到这种奇怪的现象感到幸
运。明朝谢公翼有诗云：“参差壁垒列荒郊，
残雪阴云挂树梢。千载共言齐小白，无人还与
问包茅。”

“革乞”勒桥的来历

漯河北 12 公里，颍河北岸，有个村子叫
“革乞”勒桥，属郾城区商桥镇。据《郾城县
记》载，因村民多为徐、杨二姓，此村始名徐
杨。南宋绍兴十年 （公元1140年），岳飞追击
金兵，途经土垆河 （今颍河） 时，恰逢修桥，

众人请岳飞为桥命名。岳飞停骖勒马说：“以
‘革乞’勒桥为名吧！”后来，村以桥名。

据说，以前村里有一块儿石碑，不过在大
跃进时期被烧掉了，上边有此记载。

杨再兴遇难小商桥

金兀术连吃败仗，怒不可遏，又率兵十二
万驻扎于临颍，以小商桥为前沿，和岳家军对
垒。岳飞派部将杨再兴等三将以三百骑兵为前
锋，在小商桥南岸遇敌。杨再兴率三百骑兵直
冲敌阵，杀敌两千余人，金兵纷纷夺桥北溃。
杨再兴远远望见兀术正在隔河指挥败军，决心
活捉兀术，就单骑渡河攻击，谁知连人带马陷
入小商河。当时援军未到，金兵万箭齐发，杨
再兴中箭如刺猬，英勇牺牲。岳飞得信万分悲
痛，率军为英雄举葬，葬杨再兴于小商河北
岸。岳飞令人取来大青石一块，亲自用杨再兴
生前所用的长矛镌成“杨再兴坟墓”五个大
字。此碑至今仍立在杨再兴陵前，字迹清晰可
见。

随后，岳飞乘胜追击金兵，金兀术败逃开
封。岳飞在朱仙镇与诸将盟誓：“直捣黄龙，与
诸君痛饮耳！”岳飞胸怀大志，意欲收复中原失
地，无奈被朝廷一日内连下十二道金牌召回，
终至功败垂成，岳飞收复中原的大志遂成泡
影。可怜英雄“有心杀敌，无力回天”，奸佞当
道，朝廷听信谗言而又顾虑重重，一代英雄竟
被吊死在风波亭上，留下千古遗恨。

（文中“革乞”字为生僻字，故以两字组
合而成）

岳飞的郾城“情结”

■温媛媛
太阳下山，月牙探出头的时候
我想写首诗
写写太阳的明媚，月亮的冷暖
微风吹拂脸颊，细雨打湿发梢的时候
我想写首诗
写写微风的沉醉，细雨的多情
池塘中蛙声响起，房间中呼声一片的时候
我想写首诗
写写小动物的世界，孩子们纯真的笑脸
你还爱着我时，我也念着你的时候
我想写首诗
写写怦然心动的瞬间，心有灵犀的默契
你一转身就走，我的目光追随的时候
我要写首诗

记录下爱的徐徐光芒，路程的步步艰难
这首诗，是你我感情的独特风景
也是人生路上一段美好的分支

雨后
破晓时分
清灵的鸟鸣叫醒人们沉睡的耳膜
闭着眼睛，雨后空气的清新、土壤的湿润
在脑海中挥之不去
雨后的天空，总是凭空多了几分思念的甜蜜

我想写首诗 (外一首)

■殷亚平
身 处 繁 华 都

市，倘欲寻安静处
所，窃以为非河边
莫属。确切来说，
即 便 河 边 你 来 我
往，亦打扰不到人
心灵的宁静。哪座
城市没有河流？城
市的历史可以称得
上一部聚河而居的
历史。与老家城市
的河相比，这里的
河仿佛玉带，没有

宽阔的河面、溜长的河堤，甚至没有船只来往
（打捞水面杂物的小舟除外）。然而，并不影响
我的喜欢。这些年来，上班下班沿河边公园穿
行成了我的不二选择；假日河边散步、看书、
发呆，更是业余必修课之一。

河边各种植物参差起伏。紫荆、红端木、
茱萸、翠竹，一丛丛，疏密有致；枇杷、栾
树、白蜡、椿树，一棵棵，高低错落。红端木
红色枝条柔韧且有弹性，与其他常绿乔木相间
着，有红绿相映之效。山茱萸绿色的长椭圆形
果实最后会变成红色或紫红色，艳如珊瑚，据
说有补肝止汗之功效，有次忍不住摘了一颗放
入口中，酸酸涩涩，滋味并不见佳。枇杷叶肥
阔安静如慈祥长者，坐在树下长椅上，想起归
有光那句“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
也，今已亭亭如盖矣”。会生出时光无情之
慨。栾树细小密集的金黄色小花过不了多久，
就会变成一个个小灯笼，绿而黄，而红，而

紫，变幻莫测，堪比春花。椿树高大深邃像侠
士。有次经过几棵椿树旁，见无数花大姐艳红
身躯，斑驳地面，仿佛黛玉葬花。

小蜜蜂在紫荆花或者丁香花丛中穿梭，长
尾巴喜鹊在绿草坪中流连，麻雀一年四季岸上
岸下叽叽喳喳叫个不停。有次下雨天，我看见
一对父女拎一只黑色塑料袋，向草丛中撒些什
么，走近一看是面包屑。

很多时候，我喜欢看潺潺的河水，水中漂
着的青草，草旁游动的鱼儿；还喜欢听水面飘
荡的幽咽箫声、悠扬笛声，还有儿童的嬉笑
声；也喜欢环卫工人站立水中，捞起水草扔向
岸边的背影，以及水面漾起的一圈圈波纹。

河边公园，遛狗的、打球的、下棋的、跳
舞的、散步的，各自忙碌。我上班经过的第二
座桥附近，每天早上八点，会有几百号人聚在
河两岸，随了激昂的音乐翩翩起舞，他们的身
姿隐约在袅娜垂柳里，无形中便有了几分妩媚。

三年前，我下午路过河边公园时，都会碰
见一对老年夫妇，男的拉二胡、女的敲梆子，
配合默契地演唱一些豫剧经典片段，诸如“辕
门外三声炮如同雷震”、“有为王我金殿上观看
仔细”，刚开始曲不成曲、调不成调，三年后
他们竟聚起了一班人马，在公园人员密集处拉
起了红色横幅，吹拉弹唱，好不热闹。

冬而春，夏而秋，秋而冬，这些事情河都
会记得吧？每一个清新的早晨或者迷人的黄
昏，河里的水总是那么不疾不徐，不急不躁，
不悲不喜地一直流动着。时光于众生而言是看
得见的流水摸不着的节奏，叶间光影变换，岸
边人声鼎沸，且珍惜每一份相遇之缘，各自安
好。

日
日
走
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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